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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及文化认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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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 ５６ 个民族。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发展， 形成 ５６ 个民族 “多元一

体” 的格局。 近年来， 随着日益卷入全球化浪潮，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

迁。 在这一过程中， 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如何进行自我调适， 他们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Ｎｏ ３０９１９０１３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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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感发生怎样的转变， 对此中国学术界缺乏足够的关注。 本研究以使鹿

鄂温克人为个案， 把当今小民族的生存状况置于宏大的政治经济语境中进行

考察， 以期能回答上述问题。
使鹿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 人口始终在一二百人上下。 他们在大

兴安岭深处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政府始终保

持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扶持。 ２００３ 年， 使鹿鄂温克的生态移民将这支不足

两百人的族群带到了镜头前， 使他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应该说， 政府对

使鹿鄂温克的几次定居努力， 也是这一族群逐渐增多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过

程； ２００３ 年的生态移民可以算作一次加速， 其居住地由森林深处迁至城市

边缘， 互动范围由社区内部扩大到与城市居民、 更多族群、 研究者和旅游者

等之间的频繁互动。 在文化交流和利益冲突当中， 使鹿鄂温克的族群意识逐

步强化， 血缘关系更加被强调， 地域认同意识发生了拆解、 重组等一系列演

化，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在矛盾与融合中发展。 使鹿鄂温克拥有多重身份认

同， 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下， 一种身份被强调； 而在另一时间和情境当中，
这种身份却可能被有选择地忽视， 展示出对另一身份的认同。 这些身份认同

并不是对立和割裂的， 而是像棱镜的多个侧面， 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族群认同不再是平面的界限划分， 而呈现出多面的立体的样态。 对不同情境

下的多面认同进行分析， 有助于我们了解小族群在社会变迁和多族群交流情

境下的能动性和自我定位， 也可以深入探知多方面外在因素对小族群自我认

同产生的影响。

二　 历史记忆中的 “我” 与 “他者”

“族群认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中被视为族

群性的核心问题， 主要被用来讨论族群认同及辨异情感的产生和演化过程。
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以格尔茨 （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范·登·伯格 （Ｐｉｅｒｒｅ Ｌ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 为代表的原生论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
二是以库恩 （Ａｂ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 巴拉斯 （ Ｐａｕｌ Ｂｒａｓｓ） 等人为代表的工具论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原生论 “就是研究主体的认同表达”①， 关注族群成员主

观的认同因素和对文化特征的解释， 认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先天的， 由血

９２１└΅ �Ã וֹ Ẋ Ϝ שּׁ ⅞ 　

① 范可： 《文化多样性及其挑战》，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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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语言、 宗教等先在的内部特质决定。 工具论者更为关注的是族群认同产

生的社会动因， 认为认同是族群成员根据场景变迁做出的理性选择， 族群认

同源于对稀缺资源的追求， 为获取切实的经济、 政治或社会利益服务。 原生

论和工具论之间并非对立， 二者强调的是族群认同的不同侧面， 原生论侧重

于族群内部文化传承， 工具论侧重于族群认同动态的维系与变迁。 凯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ｅｙｅｓ） 将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了统合， 认为族群认同与共同祖先

等原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 但这些因素只为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群体成员想

获得特定工具性利益时， 对原生性因素做出选择性阐释， 这时族群认同才会

产生； 族群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社会环境变迁的条件下， 特别是发生移

民等激烈的政治—经济变动时， 会产生新的认同， 或者人们会赋予旧有认同

以新意义。
以上人类学家的族群认同理论为笔者的资料梳理与理论讨论提供了洞

见。 为了明确鄂温克人群体认同与周遭自然与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语境的关

系， 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做一简要的梳理， 然后再进一步考

察他们的认同表达是如何在特定的文化、 社会与政治语境里得到体现与

变化。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现有鄂温克 ３０８７５ 人， 由于历

史、 分布地域、 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 他们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鄂

温克人可以分为三个支系： 被称为 “索伦” 的鄂温克，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讷

河市等地， 从事游牧业和定居狩猎及农业； 被称为 “通古斯” 的鄂温克，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流域、 陈巴尔虎旗等地， 从事

畜牧业； 被称为 “雅库特” 的鄂温克， 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从事游猎和驯鹿放养。 “雅库特” 鄂温克

便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 本文采用该族群认可的族称 “使鹿鄂温克”。
使鹿鄂温克人的传说认为， 人类起源于勒拿河一带的拉马湖。 列那河时

代的鄂温克人一共有十二个氏族、 十二个萨满。 根据吕光天等人在 １９５７ 年

进行的民族调查： 从列那河迁来中国的使鹿鄂温克是一个大部落， 有一个最

高的部落酋长 （基那斯）； 大部落下包括四个大氏族， 每一氏族有自己的氏

族长 （基那斯）； 而每一氏族下面又分成若干 “乌力楞”， 每个 “乌力楞”
有自己的族长 （新玛玛楞）。 “乌力楞” 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单位， 一个

“乌力楞” 由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数量不等的撮罗子 （鄂温克人居住的房子）

０３１ 　ↄỲ �n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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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基那斯于 １７６１ 年去世， 从此部落解体， 各氏族

成为独立的社会单位和生产单位： 每一氏族占据一条大河游猎， 氏族所属的

不同 “乌力楞” 占据大河之间的不同支流； 在通婚上实行氏族外婚制， 氏

族内部禁止通婚。 长久以来， 通婚造成的人员流动使得氏族逐渐解体， “乌
力楞” 演生为独立的社会单元。 到 １９５７ 年民族调查前后， 使鹿鄂温克共有

五个 “乌力楞”， 每个 “乌力楞” 在专属范围内游猎； “乌力楞” 成为通婚

的独立单位， 血缘关系很远的氏族分支之间可以通婚。①

由部落到氏族再到 “乌力楞” 的解体组合过程中， 始终贯穿着这样的

决定因素———血缘、 亲缘和地缘。 氏族由具有共同世系的成员组成， “乌力

楞” 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结成的家族公社， 而不同氏族或者 “乌力楞” 之

间又以游猎区域， 即 “千”， 作为区别标识。
不同游猎区域的群体间并非相互隔绝， 他们定期聚会和相互拜访， 除了

探亲和互赠礼物之外， 也为了促成青年男女结成婚姻。 这一时期使鹿鄂温克

的血缘、 亲缘与地缘认同， 是静态的、 命定的、 非选择性的， 强调群体内部

在共同生活或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凝聚力， 群

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直接的血缘、 亲缘关系。

三　 认同与国家政治语境

（一） 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产生于同 “非我族类” 的他族接触、 互动之时， 生产、 生活迥

异的异族， 为建构和巩固 “本族” 提供了参考， 也是维系本族内部凝聚的重

要动力。 使鹿鄂温克并非生活在文化孤岛之上， 与他族的交往一直存在， 其

族群意识伴随同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增加而有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
１７ 世纪之前， 贝加尔湖地区一直在中国统辖范围内， 使鹿鄂温克的先

祖便生活在此。 唐朝时， 这一族群被称作 “鞠”， 鞠部落在贞观至永徽年间

（６２７ ～ ６５５） 曾一再 “奉貂马入朝”②。 后来的辽、 金、 元、 明、 清政府也都

１３１└΅ �Ã וֹ Ẋ Ϝ שּׁ ⅞ 　

①

②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１８７ ～
１９０， ２０８ ～ ２２２， ５２２ 页。
吕光天、 古清尧：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 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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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存有贡赋关系。 至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 因受沙俄侵扰， 使鹿鄂温克迁离贝

加尔湖地区， 迁入额尔古纳河流域。 １６８９ 年， 中俄 《尼布楚条约》 以额尔

古纳河为两国东段边境分界线， 清政府于 １９０８ 年始派赵春芳对使鹿部进行

调查并对其进行管理。 在这之间二百多年的时间里， 使鹿鄂温克受俄国影响

较大，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讲俄语， 取俄语名字， 烤制俄式 “列巴” （面包），
其婚丧仪式中也有东正教的影子。 国界不严格时， 很多俄国商人深入到使鹿

鄂温克生活地区， 用一些生活生产必需品交换猎民获取的皮张、 药材。 但那

时使鹿鄂温克并没有强烈的国属意识： “鄂伦春人①向未知属于中国。 亦不

能使之深解。” “问以何时归化俄国， 是否长住此处， 则以不知对， 亦谓不

日移居他处。”②

鄂伦春人与使鹿鄂温克人同是大兴安岭的狩猎者， 在生产生活、 社会习

俗和文化传统等很多方面十分相似。 史料里两者分别被称为使马鄂伦春和使

鹿鄂伦春， 或者统称为鄂伦春。 俄国人类学者史禄国 （ Ｓｅｒｇｅｉ 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ｉｃｈ
Ｓｈｉｒｏｋｏｇｏｒｏｖ） 于 ２０ 世纪初对这两个族群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把两者归为

北方通古斯的不同集团， 两个集团间是相互贬斥的关系： 鄂伦春认为使鹿鄂

温克是不值得相信的， 是低劣的族群； 使鹿鄂温克自认为优越于其他以

“鄂温克” 自称的族群， 并认为鄂伦春是低劣的， 鄙弃其偷马行为和 “粗野

的举止”③。 史禄国也指出， 双方虽言语上相互排斥， 但并不一定带来紧张

关系， 他们对对方的贬斥中有夸张成分， 两者在中立地域相遇时也往往不发

生冲突。 在使鹿鄂温克老人的记忆里， 如果在狩猎途中与鄂伦春人相遇， 他

们相互会分给对方自己打到的猎物。
该阶段使鹿鄂温克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原生性族群认同， 是在族群互动过

程当中， 通过对祖源和文化特征的阐释， 实现给自己和他人分类的目的。 族

群理论认为族群认同表达在现代社会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 民族国家的叙述

话语直接影响族群的认同与阐释。 民族识别政策对中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
及各个民族之下各族群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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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鹿鄂温克在史料记载中， 往往被与鄂伦春混淆， 此处的 “鄂伦春” 便是对使鹿鄂温克的

误称。
中东铁路局编 《黑龙江》，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第 ７４６ ～ ７５３ 页。
〔俄〕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１５４ ～ 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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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识别与鄂温克认同

费孝通认为， 族群或者民族称谓， 有一个从 “他称” 转为 “自称”， 从

“民间” 称谓到 “官方” 正式命名的演变过程。① 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

展的民族识别工作， 就是一次民间与官方就族称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互动，
由此在中国重新建立起了一个 “民族身份” 与族群关系制度性的整体框架。

“民族意愿” 是鄂温克族命名的主要原则。 鄂温克族三个支系在历代官

方记载中分别有过多个不同的族称， 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自称是 “鄂温

克”。 １９５５ 年， 呼伦贝尔盟召开鄂温克三部分代表座谈会， 对统一族称问题

进行讨论。 １９５７ 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民族统

一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问题的决定》 中做出这样的决定： “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民族统一为鄂温克民族问题， 是这几个民族内部的事， 无须政府批

准。 只要这几个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及其领袖人物同意， 不致因统一名称而引

起民族间不团结， 可由这几个民族的代表性人物的座谈会讨论决定。”② 根

据这一决定， 呼伦贝尔盟再次召开座谈会， 有 ９ 名 “索伦族”、 ３ 名 “雅库

特族”、 ２ 名 “通古斯族”、 ４ 名鄂伦春族代表参加， 统一协商之后， 将 “索
伦” “通古斯” “雅库特” 三个部分统一成为 “鄂温克族”。 内蒙东北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分组分别于 １９５６ 年 ５ ～ ７ 月和 １９６０ 年 ８ ～ ９ 月深

入奇乾地区对使鹿鄂温克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 这两次调查为鄂温克族统一

提供了重要参考， 也成为后期鄂温克族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民间意愿表达成为官方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依据， 而官方的民族志

材料又反过来巩固了这一民族认同。 民族史志与口头传承相互调适共同构建

并巩固了鄂温克民族认同。 民族识别工作帮助少数族群将原本模糊的族群边

界明晰化， 在民族认同的框架下， 特定文化要素被选择出来， 作为我群认同

及区分他族的标准。 对于自身文化与鄂伦春族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使鹿鄂温

克持强烈否定态度，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们跟鄂伦春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养马的， 我们是养鹿的”， “我们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 鄂伦春不

是”。 而鄂温克族的另外两个分支， 使鹿鄂温克则持有比较强的认同感，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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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内蒙古党委关于索伦、 通古斯、 雅库特民族统一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

问题的决定》，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８ 日。



为三分支间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 但这是历史上多种因素造成的， 他们都

是 “鄂温克族” 这一点不容怀疑。 一个热衷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使鹿鄂

温克长者告诉我： “我们原来都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 他们比我们更早迁

到这边来， 跟当地的汉族、 蒙古族接触时间比较长， 受他们 （汉族、 蒙古

族） 影响比较大， 慢慢地就被同化， 生活方式跟他们 （汉族、 蒙古族） 很

像了……我们 （使鹿鄂温克） 是三百年前才迁到大兴安岭地区， 驯鹿一直

没有丢。”
“原生论” 认为族群性建立在确信具有共同来源的基础之上。 这里所指

的共同来源， 是在主观上共同认定具有同一祖源， 此祖源并非要求客观的共

同血缘， 可以是社会建构的存在。 在同宗同源认同的前提下， 语言、 宗教、
地域、 仪式等方面的差异再被有选择地拿来作为族际区分的进一步标识。

（三） “发展” 生态移民 认同

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与进步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 中国

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偏远边远地区， 扶持少数民族进步发展， 就成为民族

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鄂温克族的发展， 政府同样做了安排， 这是一种如费孝

通所谓的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这种变迁影响了鄂温克人日后的认同建构

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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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进化图式， 游猎部落是最为原始的社会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的使鹿鄂温克正是处于这样的原始社会末期。 狩猎采集、 居无定所

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在有计划的引导下逐步发展。 定居是第一步， 现代

化是第二步。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就在使鹿鄂温克的主要游猎区域额尔古纳旗建立了奇乾

供销社； 此后逐步为使鹿鄂温克购买住房， 并于 １９５７ 年成立了奇乾鄂温克

民族乡。 只是当时下山定居的猎民很少， 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 到了 ６０ 年

代， 由于地理环境问题及中苏关系问题， 使鹿鄂温克的游猎范围逐渐向东迁

移。 至 １９６５ 年， 奇乾鄂温克民族乡迁至满归， 成立满归鄂温克民族乡

（１９７３ 年改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 政府在密林深处的敖鲁古雅为使鹿鄂

温克新建 ３５ 户 “木刻楞” 住房， 使鹿鄂温克 ３５ 户、 １１３ 人入住新居， 实现

了全部定居。 第三次定居实践发生在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使鹿鄂温克进行了整体

生态移民， 集体搬迁到根河西郊三车间处的新乡址。 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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